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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聚焦

汤，古时指热水，后也指煮东西的汁液，
或烹调后汁水很多的副食，有清汤，有含固体
悬浮物质很多的浓汤。随着农耕文化和社会
文明的发展，汤被赋予了更多的内容。

鲜美的汤，是餐饭的绝佳配搭，也是传统
中餐的圆满句号。若在早饭与晚饭时，一碗
好汤极有可能反客为主，成为桌子上的主食
和明星，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相似的。如外国
的“白汤”（White soup），就是简·奥斯丁时
代舞会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外国人说的白汤，和我们用面糊熬制的
白汤完全不同，这道舞会菜的亮点是奶油加
上鸡汤。《傲慢与偏见》中彬格莱先生就曾对
他妹妹说：“舞会非开不可，只要准备好了足
够的白汤，我就下请帖”。

不难发现，汤和菜一样，在世界范围内，
都是极具地域特色的食物，且同样名字的汤，
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做法和吃法。如
很多老外总喜欢向朋友炫耀，自己做的“中国
菜”多么美妙，而让中国人一看，做法用料和
中餐根本就不搭边。或者我们刚才所说的，
谁能想到外国的“白汤”是用奶油和鸡汤做的
呢？这是一件极有意思的事情：地缘性的美
食差异，无关经济发展，也无关社会文化。

济宁有着丰富的地缘美食，如老济宁的
粥、辣汤、糁汤等。粥，很多地方又叫白粥，一
说起它，人们自然想到的是大米小火慢炖的
白米粥，但是济宁的粥，不加“白”字，做法也
和白粥不同。

济宁的早点“粥”，是用大米，小米和豆子
磨浆，文火熬制。因为加入了小米和豆子，颜
色就肯定不是纯白色，而是有些泛黄的，表面
也比白粥要黏稠，喝起来口感也更“黏嗓子”。

辣汤，同样也是老济宁特色。济宁辣汤，
与胡辣汤完全是两回事。将辣汤认可为胡辣

汤，也只是近几年才有的误解。胡辣汤，起源
于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逍遥镇和漯河市舞阳
县北舞渡镇，成分以胡椒、辣椒、牛肉粒、骨
汤、粉芡、细粉条、黄花菜、花生、豆腐皮、木耳
为主。而自古以来，济宁人就一直没考证过，
辣汤是哪个“辣”，正像很多方言俚语，不能用
确切的汉字表述一样，但这并不影响口口相
传。济宁辣汤大致传承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
地带，尤其是鲁南，主要食材是面筋、海带、豆
腐干，佐料是醋。它没有胡辣汤的胡椒，喝起
来并没有辣味。由此看来，老济宁辣汤，似乎
更接近“腊”，与辣椒、胡椒没什么牵扯。

据《文化周末》资深编辑讲述，《济宁日
报》副刊自1984年末开始发掘济宁特色小
吃，并陆续在《周末》《百花园》《文化生活》等
版面开设《济宁小吃》《济宁名产》，均有老济
宁坊间作者与史志、地名、烹饪等专业人士踊
跃撰稿，及至上世纪90年代的《周末副刊》至
今，发现、发掘济宁特色小吃百余种，不乏品
牌品种和民间老字号。这些小吃，传统中不
用于正餐，都可以视为“早点”，只是传统的

“早点业”于路边设摊点、支棚户的，常见辣
汤、粥、豆汁，而搭档多是油条。改革开放初
期，老济宁人又见到了传统的豆腐脑、羊汤以
及糁汤等等。

我们今天要说的济宁糁汤，同样极具老
济宁特色。这里说的老济宁是指老济宁城，
也就是地改市前的济宁市，到之后的市中
区，以及今天的任城区的核心区。老济宁人
一直不说糁汤，而是称之为糁，且有猪糁、羊
糁、鸡糁，而牛糁、黑糁则是外地传入。有趣
的是，像辣汤的“辣”一样，很多新老济宁人
在八九十年代一直不知道“糁”字怎么写，见
了不知道怎么读的人也不在少数，很多人与
外地人一起读作“森”，后来就恍然大悟了。

这告诉我们，了解自己城市和身边历史的重
要。

近日，由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新华社音
视频部出品的《小康中国·千城早餐》微纪录
片第一季正式播出，其中全国各地147部作
品入围，山东入围作品19部。济宁市任城区
融媒体中心选送的“糁汤、烫面角、茬子肉”上
榜。但在近几天的传播中，仍有人误为“烫面
饺”，而在老济宁食品中，极具相似度的面食
被细分为包子、饺子和角子。

糁汤的历史悠久，《说苑·杂言》中就有
“七日不食，黎羹不糁”的记载。《礼记·内则》
称：“糁，取牛、羊之肉，三如一，小切之。与稻
米二，肉一，合以为饵，煎之”。这里所说的

“糁”，颇类今糁。清康熙年间《沂州志·秩》所
列16品种有“糁食”。

糁汤做法大致两类，临沂地区的黑糁，放
入大量黑胡椒，并添加粉碎的大骨头熬制，汤
色偏黑、偏浓，入口鲜香辣而醇厚。老济宁的
糁，是“白糁”，汤色微黄，口感绵柔，相比之下
醇厚清爽两相宜。

老济宁糁的来源，有记载、传说十余种，
其一就与运河有关。说乾隆皇帝沿运河下江
南时，来到济宁，想品尝一下当地的名吃。有
官员就把这种味道独特的汤汁献上，乾隆大
喜，随口问了一句：“这是啥（糁）？”地方官员
忙点头：“这是啥（糁），这是啥（糁）。”这就成
了它的名字——糁。

老济宁的糁，搭配的不光是油饼，糁加烫
面角才是标配。济宁的烫面角，是烫面做成
面皮，通透、晶莹而筋道。馅多以鲜猪肉、大
葱为料，包成状似新月的面角。糁汤配鲜姜
末提鲜，另小碟茬子肉，任顾客随选，味蕾的
享受就到极致了。老济宁的美食带来的闲适
和慵懒，就让灵魂有了可栖之处。

济宁糁汤：味蕾与灵魂的美妙聚会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市场的一角有个美食区，各地的特色小
吃一应俱全。一溜挨着摊儿的是北京葱花油
饼，山西金丝千层饼，潮州老婆饼，滕州鸡蛋
挂饼，还有临沂菜煎饼等等。摊主穿着干净
的工作服，边忙活边用方言味儿的普通话招
揽着客人。金灿灿的饼冒着热腾腾的热气，
让人垂涎不已。妻斜瞅着我的馋相，也会善
解人意买一些。吃了几回，新鲜劲过后，我又
嫌这些饼太油腻了，总觉得少了一种梦寐以
久的味道。对，是缺少妈妈的味道，家乡的味
道。

我又开始怀念家乡的煎饼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八九岁光景，最诱

惑的莫过于煎饼的芳香了。那时的太平镇叫
太平人民公社，果庄村叫果庄生产大队，村民
叫社员。老家那坡地属邹西大平原，大队有
近四千亩耕地。可那时生产力低下，种植单
一，农作物产量上不去，村民的日子还紧紧巴
巴，尤其是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大人小孩的
肚子总是有些亏欠。能吃上地瓜面煎饼，那
是相当幸福的事了，我家犹甚。

我和二哥尚小，大哥又是盲人，都不能出
力挣工分。生产队分的那点小麦面粉，平时
舍不得吃，只有家里来客了，逢年过节了，抑
或农忙的时候补充体力，才舍得挖出几瓢，再
搭上地瓜面粉烙成阴阳馍。别看我瘦小，一
顿能吃四五个呢。那时候，家家户户的主食，
就是地瓜面煎饼。母亲烙煎饼的场景，到现
在我还历历在目。

母亲先是头天晚上借来邻居家的鏊子，
用坯支好，再支使二哥抱几趟麦秸，然后和面
糊子。面糊不能太稀，不然手捧不住。糊子
能黏成团才行。母亲老嫌父亲干活不利索，
不会烧鏊子，每次烙煎饼就请西院的敏姑娘，
或当庄的萍姨来搭把手。

点着了麦秸，一阵轻烟散去，火苗跳跃
着，调皮地伸着红舌头，欢快地舔着鏊子底。
母亲从面盆里捧出面糊，抟圆了，往鏊子边一
放，双手往前快速滚动着面团。一圈一圈，随
着面团愈来愈小，稍顷就滚满了鏊子。把剩
下的面团丢进盆，操竹劈子匀称用力刮一遍，
等煎饼渐渐泛黄，再用竹劈子前尖轻轻沿鏊
子边戗一圈，煎饼四周翘起来，母亲就往前探
身两手抓着煎饼一边，“嗞啦”一下揭了起

来。还没等母亲把这张煎饼放筐里，就被我
哥仨嚷嚷着抢吃了。

母亲烙一张，我们就吃一张，好大一阵
子，煎饼筐都是空空如也。等我们哥仨的小
肚渐渐鼓起来，母亲的额角已经挂满了汗珠。

晌午的时候，盆里的面糊剩得不多了，母
亲就遣二哥挖一瓢黄豆，去豆腐坊换来两块
豆腐，切成细丁，再切些白菜心儿，撒些花椒
面，拌匀了，倒在鏊面的煎饼上，摊开菜，再盖
一张煎饼，不时转动着。不一会儿，菜煎饼的
香味就弥漫了整个院子。母亲把菜煎饼叠成
长条，拿刀在案板上切成巴掌大的小块，先请
帮忙烧鏊子的人吃，接着招呼跟前的邻居。
我哥仨又像饿狼一样，每人抢了两块……

每天能吃到地瓜煎饼，竟成了我最奢侈
的梦想。那时候，煎饼的味道是浓郁的芋香
味儿，甜甜的。

1982年，村里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包
产包干到户，家家有了责任田、自留地。大伙
的干劲空前爆涨，生活也在逐渐改善着。这
一年，刚满九岁的我，也背着母亲缝的书包，
走进了小学的大门。那书包是花的，布是几
块下脚料拼凑的。

那时候，种地瓜的已经很少了，很多人家
都改种了易于管理、产量相对高的玉米。每
年中秋节前后，正是收玉米的季节。麦忙不
算忙，秋忙跑断肠。母亲和二哥在地里掰玉
米，父亲就和我拉着地排车，一趟又一趟地往
家里运。晚上，顾不上做饭，母亲只是烧开一
锅水，再用小耳朵锅炒些芝麻盐粒。我们一
家人就用煎饼卷芝麻盐，再往开水里滴一些
生豆油，也能吃得津津有味。

撂下饭碗，来不及喘口气，母亲还要坐在
院子里的玉米堆上，一个接一个剥玉米皮。
剥完几个，就用玉米皮捆连在一起。父亲就
提着叉，放到绑在两棵树之间的横棍上，或晾

到树杈上、墙头上。一忙就是大半宿，第二天
一早，还得照样下地干活。用不了几天，原先
空荡荡的院子，就挂满了玉米。金灿灿、黄澄
澄的，煞是喜庆。

等忙完秋，净坡了，母亲就打几袋玉米
面，找上几个帮忙的，支起鏊子烙煎饼，一烙
就是两三天。金黄喷香的煎饼，摞得老高老
高，一进屋就能闻见酥香的味儿。玉米面散，
没有黏性，吃的时候嘎嘣硬，直扎嘴。时间长
了会上火烂嘴角子，一张嘴生疼生疼，这也毫
不影响我对煎饼的偏爱。

每天上学的时候，我都会偷一个煎饼，放
进书包里带到学校，课余就把手伸进书包，把
煎饼捏碎了，一片一片放进嘴里贪婪咀嚼
着。如果不小心有煎饼花掉在了地上，我会
毫不犹豫地在同学们不屑的眼光中蹲下，把
食指放进嘴里，用唾液把地上的煎饼碎屑粘
在手指上，又放进嘴里，吮吸着指头。

那时候的煎饼味儿是酥香的，脆脆的。
母亲一天一天地操劳着，我一天一天地

成长着，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转着。筐里有了
小麦全粉面的煎饼了，煎饼开始有了盐味儿，
还会带些黑芝麻或者是花椒叶了，喷香喷香
的。我问母亲：“什么时候能天天吃上精粉面
的煎饼就好了……”母亲笑话我说：“看你这
点出息，那你就好好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
黄金屋里煎饼酥。”我将信将疑，可还是铆足
了劲读书，终于在1990年考上了县城的一所
中专学校。母亲为了给我凑学费，含着泪卖
掉了圈里养了不到四个月的两条猪憨崽子，
又向亲戚邻居借了一些钱。

开学报到那天，我骑着除了铃铛不响上下
哪儿都响的“老泰山”，了两个鼓鼓的蛇皮袋
子。一袋是被褥，一袋是母亲用白面给我烙的
煎饼，还有一罐头瓶子芝麻盐。布兜里还有母
亲塞给我的一个星期的生活费，一张皱皱巴巴
不知在她手心里攥了多久的五元钱。

到了学校，我在同学异样的目光中领牌
号，进寝室，认教室，选座位，并没有因为行囊
寒酸、穿着简陋而觉得低人一等。相反，我却
觉得自己很富有。因为我的行囊里装满了梦
想，我的包裹里蕴藏着母亲的温暖和爱怜。

苦难是一种财富，清苦也是一种修炼。
在开学的头一个月，我从未进过学校的食堂，
只是每天去两次开水房打水。每次开饭的时
候，我倒满一快餐杯开水，放一小勺芝麻盐，
再把煎饼泡进去，用筷子搅一搅，吃得喷香。
一个月后，同学们投来的的眼光，由不屑换成
了羡慕。因为我的文章，总是隔三差五地见
诸报端，还在一次征文比赛中拔得头筹。虽
然说那时的稿费往往是个位数，但每次的稿
费我都掰成几半花，大多数贡献给了书店。
略有节余的时候，我也会跑到街上，花五毛钱
买一碗香气四溢的川味面条，打打牙祭。开

学时母亲给的那五块钱，我一直悉心保存着，
没舍得花一分。

学校离家三十多公里，每到周末我都回
家一趟，带些煎饼补充下个星期的口粮，也是
想家想父母，回家陪母亲说说话，顺便听从一
下她的教诲。一次正想回家的时候，下起了
大雪，我刚出校门就被滑倒了，摔得人仰车
翻。没办法，就寻思着雪停了再回去。没想
到第二天清晨，母亲就背着一包裹煎饼，出现
在了学校。原来是她怕我断了粮饿肚子，就
连夜步行了三十多公里，踩着雪窝，背着煎饼
深一脚浅一脚来到了学校。我强忍泪水，心
里感慨万千。我接过的不只是煎饼，还是千
钧重的母爱和期望。

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觉，于是爬了起来，
俯在床头，打开钢笔冒一气呵成，写下了一篇
散文《煎饼》。第二天投给了当时的县报《邹
县大众》副刊，没过几天就被发表了。文章登
出后，不少读者给我写信，说是边看边流泪，
都被文中伟大、无私的母爱感染了，也想尝一
尝煎饼的味道。

然而，我却觉得那时煎饼的味道是咸的，
是苦的。因为在我咀嚼下咽的时候，这煎饼
浸透着母亲的汗水，还有泪水。让我面对自
己的今天不敢有半点沾沾自喜，面对明天又
不敢有半点懈怠。

世事无常，人生多无耐。在临近毕业，将
要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我的人生出了点偏
差，终究没能端上“铁饭碗”。

光阴似箭，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这
些年也算是走过南，闯过北，吃过山珍和海
味。然而对家乡的煎饼，我一直情有独钟。

……后来，母亲因病走了。妈妈味道的
煎饼再也吃不上了，我也很少回老家了。不
过，只要是听说有老家的发小进城，我都会托
他们给我捎来一些煎饼。在浓郁的麦香味中
感受家乡的味道，回忆流金的岁月。

现在，市场上的手工煎饼已经不多见了，
大多换成了机器煎饼。有的煎饼包装得花里
胡哨很精美，已经当成了特色礼品，摆在了大
超市的货架上。然而，我尝过之后觉得索然
无味。

妻为照顾我的口味，特意买回来一个小
电饼铛，变着法子烙制多种花样的饼，却还是
难以让我的胃肠蠕动起来。妻会娇嗔地撅起
嘴说：“你对煎饼比对老婆还亲呢……”

我淡然一笑，生起几分惆怅。我眷恋的
不仅是煎饼的味道，还有对故乡的热恋，对母
亲的无尽思念。

不一样的煎饼
路志艳

丰收节又要到了，说起“丰
收”，多数人会想到五谷丰登的
喜悦和甜美。但作为一个农村
长大的孩子来说，我心里的丰
收背后，是酸甜苦辣咸的五味
杂陈。

现在提倡光盘行动，重提
节约光荣、浪费可耻，但是，没
有过艰苦创业和辛勤劳动经
历的人，如何体会“粒粒皆辛
苦”呢？

有过麦收经历的人，脑海
中会有这样一个镜头：炎炎烈
日下，满满一大场院的老少爷
们，把辛辛苦苦从地里一把一
把割来的麦子，用牛马在场里
轧来轧去。用木杈一遍一遍
地翻来翻去，直到差不多脱干
净每一粒麦子，才把麦秸垛起
来，把麦粒一遍又一遍地扬干
净。

扬场是个技术活，有风的
时候，一般的劳力都能轻松地
扬干净，没风的时候才见真本
事。我老爹就是这么一个讲
究人，他趁邻居的场里不忙，
让母亲扫出一大片空地，弯腰
铲出一锨带糠的麦粒，用力往
半空一扬，麦粒快抛出的时
候，手里稍微带点劲，把木锨
一拧，麦粒被甩出一道优美的
抛物线，就像彩虹挂在半空。
干净的麦粒甩出很远，欢快地
蹦跳在五六米远的场地上，麦
糠悠悠地降落在两三米的地方。这样，干净的麦粒和麦
糠，就完全分离了。

我年龄太小，只负责拿个竹耙，把麦粒边上的麦穗
耧出去，一不小心，麦糠就钻进衣服里，痒得一晚上都睡
不好。扬完场以后，趁着皎洁的月光，要把麦秸垛成垛，
冬天用来烧锅做饭。大人把麦秸一杈一杈地往上垛，我
在垛上压垛。一开始，父亲还能看见我，把麦秸扔在我
的旁边。麦垛越来越高，他只能凭感觉往上扔。一杈一
杈的麦秸，像刺猬一样，劈头盖脸地向我扑来。垛完麦
秸，好不容易下来喘口气，父亲又拿杈把垛底麦秸掀起
来，母亲再把躲起来的麦粒一粒一粒扒在簸箕里，颗粒
归仓啊。

想起这场景，收过麦子的人，除了收获的欣慰，心头
却是酸酸的，视每一粒粮食为珍宝，而每每看到挑肥拣
瘦、扔掉整个馒头的场景，心里又是什么滋味呢？

在我的记忆中，丰收的甜蜜就是玉米收回家后的八
月十五。我最向往的就是，能吃上甜甜的月饼，就是坐
在一堆堆玉米里，一手拿着月饼，一手拿着苹果，啃一口
甜得发腻的月饼，再啃一口又甜又酸的苹果。当然这幸
福太短暂了，因为兄弟多，每人只能分一个月饼和一个
苹果。享受了美味，就得继续剥玉米了。

老家为了多卖一些钱，除了种玉米，还会种很多棉
花。那是一种很费人力的庄稼，从育种、点种、浇水，再
到打杈子、打药、拾棉花，哪一样都要花费很多遍功夫。
我记忆中关于棉花最恐怖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父母让
我去离家二十多里地的洼里拾棉花。我一个人在半坡
里干活，眼看着白花花的棉花，如果不拾完，担心第二天
下雨或者被坏人拾走。我拼命加快速度，紧赶慢赶，还
是到了夜幕降临。

我把两大袋棉花搭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吃力地推上
土路。夜黑风高，我凭着有限的微光，胆战心惊地蹬着
车子，看不见土坑，心情又紧张，手里把握不好车把，“咣
当”一下，前车轮下坑了，我被重重的压在了车底下。可
能动静太大了，树上一群老鸹被吓得“呱呱”地飞走了。
我心里害怕极了，又想起了邻居讲的吊死鬼的故事，更
是吓得心快提到嗓子眼了。这么晚了，父母竟还不来接
我，让一个还没车子高的小孩子走这样的夜路。每每看
到电视上白花花的棉花，我就想起那样一个漆黑又恐怖
的夜。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谁能体会丰收背后的苦涩
呢？

老家的庄稼，除了小麦、玉米、棉花，还有红麻，我们
那里叫“洋麻”，像自行车叫“洋车”一样。种洋麻能把它
的皮沤了晒干当麻绳卖钱，细细的麻秆提前晒干、切好，
用来扎灯笼。这种洋麻能长得比高粱还要高很多，麻秆
也比高粱粗得多。它的叶子可以喂猪、喂牛，羊也很喜
欢吃。但是它的叶子像锯齿一样，长满了很多刺，下地
擗麻叶，是我心里最发毛的事。擗一袋子回来，小手上
被刺得血痕斑斑。吃饭前一洗手，伤口像被撒盐一样痛
彻心扉。洋麻丰收的时候，更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大人
拿扳镢子，像砍玉米一样把洋麻放倒，女人和小孩要把
叶子擗下来。顺着叶子的方向很难擗，逆着才能清脆地
擗下来，可这样刺更容易扎进肉里。

无论哪一种庄稼，丰收的背后都需要农人无数汗水
的浇灌，这种形容一点都不过分。钻在玉米地里施化
肥，玉米比人高得多，地里又闷又热，一丝丝风都没有。
汗顺着眉头、脸颊往下淌，流进眼睛里，像一种辣得睁不
开眼睛。用手擦擦，化肥刺鼻的气味更让人喘不过气起
来，只能索性让它像毛毛虫一样任性地往下爬。汗流进
嘴里，那咸涩让人回味无穷。只有这种味道，才是真正
的劳动的味道，才是丰收的味道。没有农人这一滴汗水
摔八瓣的辛劳，哪会有丰收的甘甜呢？

庄稼的丰收，是农人酸甜苦辣咸换来的劳动果实，
人生的价值何尝不是一路的坎坎坷坷奠基的呢？一个
人是这样，一个国家的复兴之路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情。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党和国家带领我们走上了富
裕、美好的康庄大道，把人们逐渐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传统耕织生活中解放出来，这也是亿万人民坚强奋斗的
果实。

生存在这样一个和平、强大的祖国，我们更应该珍
惜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携手共
进，爱我中华，伟大复兴还会遥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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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庆专栏·我的小康之路


